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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明慧记者美国华盛顿报道）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歌剧院的第七场演出再度爆满，见惯各种场面的华府观众们，以雷鸣般热烈的掌声表明，神韵真正引发了他们心中的共鸣。


在肯尼迪中心歌剧院六天七场的演出吸引了约一万一千名现场观众，其中不乏美国政要名流、外国使节、艺术家等各界主流人士和许多海外华人。


宏大的制作，极具启迪的作品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长埃克•雷格特与夫人观看演出后说：“我觉得整场演出非常出色，真是太美了！艺术家、晚会所传递的信息……都非常完美。这是宏大的制作，极具启迪的作品。我完全被征服了。”当听说因香港政府配合中共的打压而拒绝发出演出签证给六名神韵艺术团核心专业制作技术人员，神韵在香港的演出因而被迫取消，雷格特表示不解。他说：“我认为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应该自由观看（神韵演出），包括中国大陆，我希望将来会这样。”


中国民众会喜欢她


国防部顾问哈里•赫尔先生说：“节目的与众不同在于，所有的演员都是用心在表演，并知道他们做的事有多么伟大。所以你能从节目中看到，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表达出他们的伟大信仰。”“所有节目合在一起就像一个故事，每个节目如同书中的章节。当你读它的时候，每一节都有它的位置。所以整场的特别之处，就是所有节目完美地组成一个整体。”他曾经访问过中国，他希望看到神韵在中国演出，并相信“（中国）民众会喜欢她。”


“那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极权专制下，而应与


他人分享，关爱整个世界。”


是真实的才令人如此感动


出生于中国高干家庭的陈先生去年独自一人观看了神韵演出，今年带了一位也是从大陆来的朋友一起观看晚会。从小就经常观看各种文艺演出的陈先生对中国节目向来非常挑剔，看完神韵演出，他觉得非常好，特别对《手绢舞》、《神的欢歌》赞不绝口，表示最让他感动的节目是舞剧《震撼》，观看演出时，他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台上站的是一位坚强、充满正气的男士，是陈先生敬佩的那种男人。他相信这是真的，正因为真实才让他如此感动。


唯一没有党文化的演出，年年都看


严先生来自上海，是退休的园林设计师。自二零零七年他经友人介绍去纽约看了神韵以后，年年都看神韵演出。严先生很喜欢神韵，因为这是“一个唯一没有党文化的演出，是非常纯正的中国文化盛宴”。他欣喜地看到，神韵成功地将中国的五千年文化表达出来，把中国的忠孝礼义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文化没有国界，他非常喜欢看到神韵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故事发掘出来，这是赋予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宝。◇








神韵引轰动  华人自豪  西人赞叹











在联合国特派专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最新发表的全球报告中，特别提出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关押期间遭酷刑致死的严重情况。特派专


员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对所有不经过正式起诉的非法任意处决的可疑案件进行彻底、迅速且公正的调查，包括亲属的投诉及在上述情况认定为非自然死亡的其它可靠的报告。”他特别强调：由于酷刑、监管人员的疏忽职守或使用暴力或是面临死亡恐惧威胁而造成的拘留期间的死亡，是违反国际条例的，也属于政府责任。


在四百四十九页的报告中，特派专员对一百多个联合国成员国作了总结性报道，中国部份占用了三十页的篇幅，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部份占用了六页，联合国原文可从联合国的官方网址下载（文件号：A/HRC/11/2/Add.1）。这份报告是自特派专员奥尔斯顿先生上任以来，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任意酷刑致死问题的一个最全面的总结。


奥尔斯顿先生列举了他在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期间所关注的中国各大规模的人权迫害。他在报告中列举的二十个迫害个案，其中十六个是关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零九年三月十三日他向中国政府发出了联合国公函。在公函中，他指出：“有关十六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拘禁期中，因伤害而致死。尽管死亡的情况各异，但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法轮功学员，而且他们都是在执法人员的监管下死亡，或者在拘禁释放后极短的时间内死亡。我们认为这些人被逮捕及死亡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这些人的被逮捕或（被迫害）死亡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法轮功活动。”


据法轮功人权零九年三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共在奥运期间抓捕了至少一万一百九十四名法轮功学员。其中被确认的有近百学员在被捕后几周内甚至几天内遭迫害致死；很多被判以重刑，至今还在被非法关押中。这十六位学员的案例是“法轮功人权”在零八年至零九年期间提交给联合国的，他们都是在奥运前后被捕之后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接第2版）


（接第1版）人权理事会在最近的第八届会议上，通过了8/3决议，其中重申了“所有国家必须对所有非法处决，不经起诉或任意处决的可疑案件进行详尽而公正的调查。”


特派专员奥尔斯顿先生在给中国政府的投书中敦促，作为签约国之一，中国政府应遵守“禁止酷刑及其他残暴、不人道或污蔑人格的处置与刑罚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


报告中所提的十六名在被关押期间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其中九名为男性，七名为女性。他们分别是来自辽宁的胡嫣容、白河国、方德正、刘权、陈玉美、杨锦芬，黑龙江的黄化俊、郝丽华，山东的钟栩霞、钟增福、孙艾美，北京的于宙，上海的古建民，天津的顾群，陕西的武新民和内蒙古的熊正铭。上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警察的毒打和酷刑折磨，而这正是他们致死的根本原因。








联合国：大量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被致死

















老朋友，很是惦念你，一切还好吗？多想和你过过心里话。


我珍惜生命，因为我曾经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


那一年，我开了一家小工厂，生意本来不错，资金周转得挺好，拮据的生


活刚刚开始好转，可我却病倒了，诊断是肺结核。按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我住院了。打针治疗到第十天，产生了过敏反应，高烧40度不退，在医院里煎熬了三天，双目充血已经睁不开了，什么药都用不进去了，医生让家人把我接回家听天由命吧，并且说如果药物能够渐渐起作用还有生的希望，但是眼睛是肯定保不住了。那些日子，我就飘忽在有与无、梦与醒、生与死的边缘。过了半个多月，我渐渐退烧了，眼睛也好起来了，然而，我却什么药都不敢再用了，手无缚鸡之力、咳血。那时孩子还小，为避免牵累父母亲，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自己承受着。因为丈夫的工作很忙，也没时间在医院、单位、孩子之间奔忙，况且对不负责任的医院也心灰意冷，我们只好回家了。


在家休养了一阵儿，稍能支撑时，我就上班了。只是常常虚脱、咳血，经常晕倒。我是好胜心很强的，眼巴巴看着工作不能做，看着家务活不能干，简直生不如死！只是丢不下年幼的孩子。


后来一个朋友建议我去炼法轮功，开始我并不信，可是看见许多同事的身体健康起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学炼了。不知不觉中，浑身有劲了。后来，我的胆囊炎、胃病、眼睛结膜炎等也都不翼而飞了。再后来，就是你看到的红光满面，笑逐颜开的我。


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让我重又燃起生命火焰，在人家被误解被围攻时，我居然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能行吗？假如别人诽谤你，我也一定会勇敢地站出来，向他们说清你是好人，即使挨打或承受更大的打击，不是吗？


在做人上，我曾经也愤愤不平，在单位，很多事看不顺眼，总感觉似乎工作都让自己做了，待遇都给别人占了；在家里，也常常抱怨自己做得多，付出的多，得到的少，感觉吃亏的总是我，心里总是委屈。


修炼以后，我整个人彻底改变了：我不再爱生气，因为我知道我周围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我珍视缘份，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比如和婆婆相处，她是一家之主──主持家务一生，怎么才能与她友好相处呢？她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含辛茹苦，无论怎样的怪脾气，都是为了儿女好，我们只有回报她的义务。她也很孤独，需要与人沟通，我就常常坐在她的床边，一边帮她缠毛线，一边聊聊家里值得高兴的事，或


淡化一些让她烦恼的事，让她有所安慰和寄托，让她感到我是她的依靠，只要有我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让她能踏踏实实地生活。其实，老人们是非常容易满足的，给她买件新衣，她会高兴许多天；帮她洗洗衣服梳梳头，她会感到温暖就弥漫在身边，随处可得，你就能时时看到她的笑脸，听到她哼唱古老的俄罗斯民歌。


和任何人相处都一样，只要自己不自私，处处为对方着想，为了他（她）的幸福和快乐着想，而自己想做的，并且能做到的，就是付出。那么，谁与你相处会不幸福呢。


修炼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高尚和无私，不要用你的想象去衡量，因为你不在其中，你根本无法想像他们有多么好。如果说你对我还认可的话，那么，他们都和我一样，甚至更好。


我越来越多地摒弃人的劣根性，让自己越来越无私，心应该是清澈透明的，身应该是晶莹剔透的，脚步应该是欢快愉悦的，与你携手，应该是相互尊敬的，你说这是多么美好啊！


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读一读《转法轮》吧，不带任何观念地分析一下，为什么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会有超过一亿人在炼。


珍惜你，我惦念已久的老朋友，尽我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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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香港报道）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原定从二零一零年一月廿七日起首次在香港演出，主办单位于香港当地时间二十三日中午沉痛宣布：神韵艺术团无法如期在香港演出，因香港政府配合中共打压，拒发演出签证予神韵艺术团的六名关键技术成员。


神韵艺术团原定在香港的演出，由香港法轮佛学会、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三个团体联合主办，七场演出的七千七百张门票于零九年十二月二日开始公开发售，很快便全部售罄。主办单位（右图）对港府屈从中共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同时表示，将保留追究一切责任的权利，香港政府要对此事件承担一切后果。港府的阻扰已受到香港各界、台湾和欧洲、北美等地各国正义人士的共同谴责。◇





朋友，一切还好吗？





新唐人亚太台信号来自中新1号卫星，经度88。本振频率：05150，用GCF—2900A 高频头：下行频率：03679；用GCF—2007


高频头：03689。符号率：03000。极化方式：垂直，零刻度指向5.25 点钟位置。水平，零刻度指向2 点钟位置。








神韵香港演出被迫取消  各方谴港府配合中共打压





李淑花


两个幼小孩子的母亲














（明慧通讯员吉林报导）七年前，吉林省榆树市三十二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淑花在被绑架的第十四天，在榆树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凶手及包庇凶手的直接责任人，至今仍逍遥法外。他们中包括：“六一零”主任李凤林、公安局长范宏光、国保大队长张德清、看守所值班所长宫铁、警察王军及狱警李某、孙某等。


吉林省榆树市培英街法轮功学员李淑花从事服装裁剪，人缘很好。她的丈夫杨占久和母亲崔占云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二年被关进监牢，当时李淑花和父亲及两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李淑花因给被非法关押的丈夫送了两张明慧网上的资料被绑架。在榆树市看守所，一群警察用塑料袋把她的头套住，用大针扎她的手指尖、胳膊、后背、前胸，痛得她大声惨叫。当时监狱里的犯人都不止一次听到她的惨叫声。 


一恶警恶狠狠地对李淑花说：“我必须叫你说出都跟谁联系，资料的来源。”一看李淑花不为所动，此恶警就疯狂地用拳头猛击李淑花的眼睛，把她的眼球都打出来了。李淑花撕心裂肺地惨叫，当时就昏了过去。恶人们害怕了，他们也知道无法向她的家属及社会交待，只好向上级请示。上级决定：灭口！ 


说到这里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要将她灭口？人被打残了，赶快送医院抢救啊。动用酷刑本身就是在犯罪，将人灭口那不是杀人吗？什么样的“上级”敢这样草菅人命？警察的上级是看守所，看守所的上级是公安局。但是这个命案可不能这样简单的类推，因为李淑花是法轮功修炼者，对她的处理只有“六一零”有最终决定权。公安局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得听“六一零”的。何况对法轮功的处理几乎都是特事特办，动用酷刑也是“六一零”默许的，出了意外当然要请示“六一零”了，谁愿意为它背这个黑锅？ 


从另一个方面看，杀人灭口可不是一个小事，还有许多相关的善后工作要做呢。法医鉴定怎么处理？家属要到检察院控告怎么对付？这就不是公安局所能搞定的了，所以说，从职能上讲只能是“六一零”下达的灭口令。何况在当时，所有中共的媒


体都是在宣传法轮功学员在监狱是如何的受到中共的“关怀”的，如果李淑花被打残了的现实捅到社会上，不是一下就撕破了中共“春风化雨”的面纱了吗？何况人活着放出来，医疗费怎么出？赔偿怎么办？对作案者又当如何处理？再加上当时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的指令又都来自于这个“六一零”，所以也只有它才能、才敢发出这样罪恶的灭口令。 


既然“上级”让杀人灭口，所以下面所有的工作也都是按部就班的展开了：先把人害了，再把遗体用药水泡上，再冷冻起来，最后又做了美容。一番精心的折腾后，遗体上的针眼已不太清晰，被打出的眼球也被重新放回眼眶。但是那只眼睛还是显得瘪了下去，遗体上的针眼还是能够看到，指甲也发青，脸上两块破皮的地方和打青的半边脸还是无法用化妆来遮掩。 


李淑花的家属问法医：身上一排一排的针眼是怎么回事，法医就说是抢救时血管瘪，扎的。解剖时，满腹都是血水，用毛巾蘸着拧都拧不过来，顺着小便处往外淌，遗体下身垫着的卫生纸都湿淋淋的。家属问法医死者肚子里的血水是怎么回事？法医竟恬不知耻的说是来例假。 


显然法医是得到了指令，这个指令肯定也是来自于那个所谓的“上级”。请问，法医怎么知道对李淑花抢救的？即使抢救了，医生扎针时能在全身随处扎吗？还有，死人怎么会来例假？来例假的血水怎么会在肚子里？真是无耻的谎言！ 


一切都是在按照上级的“灭口”令在协同操作。一方面对李淑花实施“灭口”，一方面是在看守所统一口径。当时和李淑花同在一个看守所的丈夫杨占久在妻子被施刑后，质问榆树市看守所王所长李淑花的情况，他说李淑花放了，问别的警察也都说放了。和李淑花同关在号里的人问狱警滕某：李淑花咋没回来？滕某也说放出去了。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占久向来看守所检查工作的吉林省公安厅五处的领导交了对看守所相关警察的控告信。但正象我们分析的那样，有权、有胆儿下达“灭口”令的榆树市“六一零”，在面对杨占久的控告，也亦然把它封杀了。 


从对李淑花的非法抓捕、拘留、酷刑，到对李淑花的致死、化妆、尸检，以及对她丈夫的控告和家属诉求的封杀，整个犯罪链条和背后的元凶已昭然若揭。更何况还有知情公安的正义透露，和当时见证人的直接揭露，参与作案者的名单已公布于世。 


这是一桩典型的预谋杀人案。杀人者也就是实施酷刑的警察，虽说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直接证明下达“灭口”令的元凶，但是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只需把相关的人员拘捕审理便可大白于天下。当然象这样的案件也甭指望下达灭口令者会多么明确的指示下级去杀人，他们的一个暗示，就足以使鹰犬们心知肚明了。在“六一零”超乎寻常的权力面前，相关的各级人员也只有给予配合的份。 


案件过去快七年了，但是他们的家人和相关的朋友并没有淡忘这件事，经过他们的努力已经使得罪恶的犯罪链条完整的呈现。在未来的审判台上，这些昔日的凶手必定要受到举世的审判。他们唯一为自己赎罪的机会就是竭尽所能停止迫害，并勇敢地站出来举报其它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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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李淑花的“灭口”令来自“六一零” 凶手仍逍遥法外











生下来就赶上了挨饿的年代。每天做饭的时候，我总是站在锅台前，踮着脚看着锅里。稀稀的粥里是玉米面、高粱面，掺着剁碎的菜叶，为了黏稠，混合上一点玉米秆里的瓤。我总是对祖母说：“能不能干一点，粘一点？做饽饽吧，我饿呀！”


腊八这天，祖母不知从哪里变出来一把把各式各样的米，勺子在锅里顺着一个方向，搅啊搅啊，香香的、甜甜的、稠稠的、热乎乎的，只有那一刻才驱走了穷困岁月中深冬的寒气。


十七岁那年，我随着大批知青被遣下乡。那是大东北，一口唾沫还没落地就冻成了一条冰。腊八前，我背着帆布书包，到农家里挨家挨户地走，这家给把米，那家抓把豆，倒在锅里熬熟，一人一碗“百家粥”。再把玉米面的大饼子用手绢包好，从领口装进怀里，人取暖，饭保温，这就是“午餐”。山头上，目送着户友们迎着西北风下地……。难耐的寒冷，无望的前程。回屋再吃我那碗粥，咽下的已是冰凉和苦涩。


再后来回城当了工人，考大学，参加工作，成家、生子，忙啊！老人不在身边，忙得忘了一切。看到商店柜台上的腊八粥，买几罐，热一下，应应节气，真是没滋没味。


年长了，老人老了，孩子大了，生活的脚步也慢了。再逢腊八，扔到锅里的样数多起来，急急地煮，慢慢地煨，细细地品尝，尝出来的乃是人生百味。


走过不惑、知命之年，已近耳顺，才从不知所归的人生迷茫中走出来。再读史书，已不再是品粥的美味和亲情的温馨，而是体味出腊八粥里蕴含着神传文化的悠久和其内涵的博大精深。


相传，释教佛祖放弃了至尊的王位，出家修行。在六年苦行中，他每日仅食一麻一米，终因饥饿晕倒在人烟荒僻的河边。这时被一个牧羊女看到了，她把自己带的各种杂粮混合在一起，采集了野果，用泉水煮成粥，一口一口地喂，把他救活。他恢复体力后，在菩提树下坐了七七四十九天开悟成佛。这一天正是农历腊月初八，后世的佛教徒为了纪念佛祖的艰苦修行得道和牧羊女的功绩，便在每年的腊八用米和果物煮粥供佛，布施众生。这种粥被称为“腊八粥”。


一碗粥中盛进的是对神佛的深深敬意，粒粒入口种下了修佛向道的归心。


当历史走到今天，又有法轮佛法慈悲普度，众生有望在新春。


又值岁末腊八，敬奉一碗粥，叩谢浩荡佛恩。（文／若水）◇





今天一上班，就看到同事在那儿窃窃私语，见我进来，其中一人还挺神秘地问我：某某交入党申请书了，知道吗？所有谈论这件事的人，脸上都带着不屑、嘲讽的表情。也难怪大家当新闻传，我们单位有一千五百多人，这两年还真没听说有谁申请入那个党的。提起某某是党员，有的人背后会议论，说这人会钻营、太“势利”了，意思是只有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才会干（入党）这种事。我丈夫的单位更绝，将近四十个人的一个事业单位，这么多年竟然连一个党员都没有！可见，现在愿意加入这个组织的人不多了。何况还要受到被周围的人“另眼相看”的待遇。我边上一个工友说了一句：这年头谁还入这个党，出门也得叫门框给挤了脑袋！


现在人们真的越来越认清了这个党的“假恶暴”的本质。有时候打开网站，看见只要是官方发的消息，无论是新闻还是什么政策，点开网友的评论看看，没有几个不骂的，中共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事件越来越多。周围的同事，只要是谈及现在的政府、官员，也没有不骂的。很多人都在底下谈论《九评共产党》一书。有一次我到一个办公室去办事，一进去，看到几个人正在那儿谈论着什么，办公室主任和我很熟，见了我就说：来来，昨晚我看了一本书，叫《九说共产党》（我心里好乐，他怎么说也是个大学生，这记忆力可真够呛，硬是把《九评》记成《九说》），说得真好！他以为我还不知道《九评》，接着就给我讲了其中“几说”的内容，我也没给他纠正，挺大的一个主任，记错了书名，面子不好看。旁边几个人还不时地给予补充。


单位有位同事，见了我就说：某工某工（我本来应该是工程师的，因修炼法轮功受迫害，造成职称起起落落的，但别人都习惯这么称呼我），祝你成功！我知道他的意思，每次我都笑着回答他：谢你吉言！


几天前我给一个工友帮忙，给他的手机装软件，单位的一个管事的过来了，笑着说：你是不是在复制你们李老师的录像？我蓦地心头升起一种感动：他谈到我们的师父时称为“李老师”，其中透着对师父的尊重！


世道真的在变，人们真的越来越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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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腊八粥”





■ 特派专员奥尔斯顿先生在联合国总部新闻发布会上





世道变  谁被另眼相看？














